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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玉亭　　调查整理

【说明】《基诺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是根据全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云南分编委

年的决定进行编写的。这一资料的完成是长时间调查的结果。

笔者对基诺族的调查研究始于 年末，那次同行的是云南群众艺术馆的金国富同志（彝族，已去

世），任务是民族识别。 年初又带着此任务去基诺山调查，并写出了调查报告，但由于种种原因，民

族识别的问题未能解决。笔者第三次去基诺山考察是 年参加《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时，邀请参

加该编写组的四川、贵州、 京的同志联合对基诺族进行民族识别，参加这次调查的有四川的尚理（原四

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已去世）、吴德让（原四川省历史研究所所长，已去世）、冯元蔚（原西南民院民

语系主任，彝族）、伍精忠（彝族）、张光显（彝族）、李绍明（土家族）、王家佑，北京中国社科院历

史所的周自强、易谋远，民族所的王景阳、赵树勋，云南民院的盖兴之等二十几位同志。根据这个联合调

年 日正式确认基诺族为我国查 的组的讨论意见，由本人执笔写的调查报告上报后，国务院于 月 一个

单一民族。 年，笔者第四次对基诺族考察是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胡德平同志同行的，他在一个多月的

调查期间，在基诺族历史发展特点等许多问题上，曾给本人以许多启迪。

三十年来的十余次调查中，陪同和帮助笔者调查过的有基诺族的泽白、标利、李志纯、沙车、白佳

林、白腊腰、车白、白腊者等同志，佤族的马二同志，傣族的郑纯祥同志，汉族的何菊生、李莉同志等，

他们与笔者共同调查了基诺族的绝大部分村寨，访问过的人次数以百计。基诺族知名长老巴亚寨老叭白腊

腰，参加过 年大起义的英雄人物巴卡寨阿四，以及巴亚寨的车阿、沙先、沙塞、沙车，札果寨的不腊

切，巴卡寨的盲人不腊杰，亚诺寨的腰子等许多知名长者，更曾与作者多次长时间座谈，为基诺族社会历

史调查提供了宝贵材料。

全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委会常务副主任马曜教授和办公室副主任朱德普同志，在资料的调查

和编写过程中曾给予帮助。

在这一调查报告即将出版之际，特向以上给本人以多方帮助的同志表示感谢。同时还应说明，这一资料

是对基诺族丰富的文化宝库的初步总结，有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需要继续发掘。望关心基诺族社会历史的

同志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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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环境、人口分布与族源族称

（一）自然环境与人口分布

基诺族是 月国务院正式确认的一个单年 一的少数民族。基诺，过去又习称或书写

为“攸乐”，这是对基诺族自称的音译异字。 年前由于基诺族还未正式确认为单一民

族，无作为一个族体的统计数字，据 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山生产文化站的

统计，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共有 人，其中基诺族 户，占总， 户数的

人，占总 年人口普查统计，基诺族共有人数的 。据 人，其中 人

年改为景洪县基诺民族乡。在景洪县的勐旺乡、勐养乡、聚居在基诺山 橄榄坝乡、

大渡岗乡，勐腊县的象明乡、勐仑乡，也有少数基诺族散居，其中人数较为集中的是勐旺乡

补远村，这里共有基诺族一千余人。

基诺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尚未定。

基诺族没有自己的文字。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位于景洪县东部，南界勐罕乡，西临勐养乡，北接大渡岗乡（以上

三乡属景洪县），东连勐腊县的勐仑乡。总面积 平方公里。基诺山既是一个行政区

基诺民族乡，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山区。基诺山属横断山系，无量山脉末梢的中小丘陵，版

纳以北的热带山区， ，东经地理座标为：北纬 澜沧江与

勐 米，小黑江岸最低，海拔仑江相夹，深度切割，山峦起伏。全境以亚诺山最高，海拔

米。境内有小黑江、少妞河、么洋河、亚诺河等许多河流。基诺山属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

候，年 ，最热月均气温为 ，最冷月均气温为 。年降雨量约平均气温

至 至毫米。每年 月为盛雨期，此一季节占全 左年降 右雨量 ；月为 其的 它雨季，

月份则为干季。土壤系紫色沉积砂岩和季雨林条件下发育的赤红壤，土质颇厚，湿润肥沃。

山地植物随山势呈垂直分布，海拔 米以下为热带季 米以上为热带常绿阔雨林，海拔

叶林，这里是西双版纳重要的植物和动物宝库。

基诺山是一个完全 年后在的山区，没有平坝。传统的粮食作物是旱稻、包谷、豆类。

河谷边地开出了少量水田，开始生产水稻。这里是历史上驰名的普洱茶的一大产区，生产茶

叶的历史很悠久，棉花、紫梗亦是重要的经济作物。

（二）族源的传说和史实

我国史籍浩如烟海，它不仅详细记述了汉族数千年的历史，也记载了少数民族的许多史

事，但见于汉文的有关基诺族的记载，主要是道光《云南通志》第 卷“种人”条下的两

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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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洱县采访》：三撮毛，即罗黑派，其俗与摆夷、僰人不甚相远，思茅有之。

男穿麻布短衣裤，女穿麻布短衣桶裙。男以红黑藤篾缠腰及手足。发留左、中、右三

撮，以武侯曾至其地，中为武侯留，左为阿爹留，右为阿嫫留；又有谓左为爹嫫

留，右为本命留者。以捕猎野物为食。男勤耕作，妇女任力。

《伯麟图说》： ，中以戴天朝，左右以怀父母，普洱府种茶好猎。薙发作三

属思茅有之。

这两条史料着重描绘的，是作为“种人”即族类之一的三撮毛的来由。三撮毛不仅类似

罗黑 今拉祜族，而且与“摆夷”、 “僰人” 今傣族与白族相近，至于“男勤耕作，

妇女任力”和“种茶好猎”的记录，更是方志中的套语，难以从中断定族别，加之“三撮

第 卷），所毛”居住在四至达数千里的思茅厅（见道光《云南通志 以，只凭这两条模棱

两可的史 年实地考料，无论如何也不会将“三撮毛”落实为基诺山的基诺族。正是作者

察时，发现基诺族男子头顶仍留着三撮头发，才将这三撮毛与仍有此俗的基诺族联系在了一

起。这一点，恰是这两条史料的可贵之处。

尽管这唯一的可资证明基诺族称谓的三撮毛，并非成为一种民族称谓，无论基诺族自己

还是附近其他民族，都不以这一由发式标志命名的记载作为民族的族称。但是，值得注意的

是，以三撮毛为“种人”的记载虽未流行，这条记载中的“以武侯曾至其地，中为武侯留”，

即三国时的诸葛亮到过基诺山，三撮毛中的中间一撮是为孔明而留的，却成为基诺族族源的

一种传说。

据说基诺族的祖先是跟着南征的孔明来到基诺山的，但这些随从孔明南征北战的战士在

疲累中一觉醒来后，孔明的军队已在天未亮时离开，基诺人费了很大力气终于找到了孔明，

但孔明已经不再收留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得向孔明乞求生路，于是孔明便将茶籽丢给他

们，并说：你们好生种茶就会有饭吃。因此，基诺人就学会了种茶，成了被孔明丢落的人。

又说，孔明临行前还丢下自己的帽子，命基诺人照其帽子的式样搭屋而居，所以基诺族竹楼

近似传统戏剧中的孔明帽。这一传说，不仅在附近的汉族中流传，而且一些村寨的与代表车

里县政府的汉族统治人物接触的部分长老，如巴卡寨的阿四，巴亚寨的保长白腊约等，在

年时都曾向笔者谈过这一传说。根据这一传说和与“基诺”二字谐音的汉语“丢落”二

字，不仅成为基诺族的来源，而且成为基诺族的族称。

类似汉族的孔明丢落的故事，亦见于傣文记载。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化局的刀兴平

先生（傣族）曾将已故州政协委员召应忠先生著的《西双版纳基诺族简史》（傣文手写本）

的有关基诺族族源部分译成汉文交给本人，其开宗明义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基诺族是叭比沙怒领到西双版纳来的，行程中在今基诺山过夜，这个基诺战士

起床较晚，叭比沙怒起得早。基诺起床后找不到叭比沙怒，不知叭比沙怒的去向，

丢落在基诺山，因此就叫基诺族。”

傣族这一有关基诺族族源和族称的记述，基本情节和汉族的传说大致相同，所不同者只

是将汉族的孔明换成傣族的叭比沙怒而已。这传说从汉族转借的痕迹是如此明显，以致在借

用汉语的丢落二字与基诺相谐音时，竟没有用傣语加工改造，就把汉语的丢落与基诺直接连

结起来。

孔明与基诺族关系的传说的来历，是值得研究的。诸葛亮是三国时的杰出人物，人们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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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传诵不仅反映了对其历史功绩的肯定，而且是对其聪明才智的敬仰。少数民族中有关孔

明的传说，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团结的史影，这都是事实。但是，把基诺族族源追溯

到孔明南征丢落的军队，却不是事实。因为诸葛亮南征中最远只到过滇池一带，绝未到过西

双版纳基诺族居住的基诺山。这一点，是无疑的。然而，奇怪的是，尽管诸葛亮时代绝无他

到过西双版纳的任何记载，可是在诸葛亮死后的一千五百余年，即在近百年的方志中，与孔

“曾至其地”相呼应，什么“孔明山”、明到过基诺山 “孔明塔”、“诸葛营”、“祭风

台”、“祭锣洞”等等有关孔明的古迹，都在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出现，甚至包括基诺山在

内的普洱茶的六大茶山的名字，也与孔明联系了起来，而且还描绘得相当具体。如光绪《普

洱府志》卷 “古迹”中，就具体记载了孔明留在六大茶山的遗物：

“六大茶山遗器〔旧云南通志〕：俱在城（思茅）南境。旧传武侯遍历六山，

留铜锣于攸乐（即基诺山），置锛子莾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镫

于革镫，置撒袋于慢撒，因为名其山。”

“孔明山〔旧云南通志〕，在攸乐（即基诺山）北三百里大川原旁，曰孔明寄

箭处，有石碑，传为孔明碑。”

这些关于孔明与基诺族关系的记载，也如口头传说一样具体，且是白纸黑字为证，似又

多了一层根据，但这也并非历史事实，因为孔明并未到过西双版纳。

至于基诺族的竹楼是根据孔明丢下的帽子仿制之说，亦属他族附会，因为基诺族居住的

干栏式竹楼由来已久，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铸器上已有模型，足见早在孔明南征的数百年

乃至更早以前就已存在，绝非孔明的发明。更为重要的是，基诺族有竹楼是由其女祖先所创

造的传说，竹楼的第二台叫“蹈比”，是仿照其女祖小北阿嫫的围腰制成的，与孔明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方志记载中的孔明山，不仅旧志记载里有“孔明寄箭处”、“孔明碑”，

而且有关传说及由此而生的文字中还说，孔明山上有“孔明庙”，就是这里供奉的神是基诺

族视为神灵的孔明，等等。既然基诺族的族源族称与孔明山的关系如此之大，笔者就同几个

基诺族朋友一道花几天时间跋涉到孔明山考察。但孔明山上并无孔明庙，只有一个观音庙，

证明此事的是，至今仍留在观音庙的三通碑文：

咸丰五年（ 年）的《重修观音庙记》

因有些字迹漫 ，可看清者有以下字样：

不意一方有 匪，地方“从来自古创立神庙，保护一方， 荒废，

各项 十二千文功德银

口 二月建。咸丰五年 ”

光绪三十四年（ 年）的《重修观音庙功德碑记》

这一刻有“以垂永久”四字横额的功德碑，在记载了四十四位施主捐银的数量后说：

“以上四十四桩共捐功德银四十二两三钱五分，一出做观音菩萨金身，修理石

，二共银二十五两七钱一分。连跑账在内实存银十七两六钱四分，交值年会长收

执。河西县石匠普联清做功德碑一同（通），刻字四百二十七，每百合银八钱二，

共合银四两四钱二分，与做功德。

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二月十九日立。”

第三通石碑建于观音庙下之普陀岩脚，亦是功德碑，其立碑时间在民国，因为所捐



第 5 页

之银已不是两，而是元，其字样是：

“前古时，本地人马兴旺之孔明山普陀岩观音菩萨之相乃是泥身，因于咸丰末年勐

捧把茶山打滥，此处人民移散。

袁汝芝银五元，⋯⋯刘德之助碑一块”。
溢

这里所以要援引这三通碑文的主要文字，在于它证明，作为六大茶山之一的基诺山附近

的孔明山，曾是汉族商人等聚集之所，所以他们在孔明山的普陀岩上建立了观音庙。从立碑

的善男信女的名字看来，他们都是汉人，或汉化了的当地民族，而绝非基诺族的原始宗教的

在孔明山下的坝子里还有许崇拜对象。 多汉族的墓志铭，不仅葬式与内地汉族相同，而且墓

志明确记载了来自内地的籍贯，兹不具列。这一切都说明，孔明山普陀岩观音庙是汉族宗教

信仰的遗迹，而与基诺族族源和族称是无关的。当然这也可看出，无论方志中有关基诺族与

孔明关系的记载，还是种种传说和文字，都与孔明山遗址的客观事实不符的。

既然孔明不曾到过基诺山，基诺族的祖先也不是孔明丢落的战士，那么，晚近的方志为

何又制造了许多有关孔明的古迹和传说呢？其原因颇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清朝政府

为了在经济上加强对普洱茶生产经销的控制，和加强对西双版纳政治统治的需要。因为“名

重于天下”的普洱茶不仅是皇帝享用的有名的贡品，而且是可获厚利的商品。就是说普洱茶

事关朝廷的特权和财政收入，也关乎商人们的发财致富，而六大茶山的居民又多是处于原始

时代末期的少数民族，所以，孔明的神话故事和古迹便在六大茶山一带应运而生，基诺族随

之被蒙上了奉孔明之命种茶为生的面纱，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尽管二百多年来的封建统

治者大力神化孔明，但基诺族仍对孔明其人的经历毫无所知，多数村寨竟对孔明丢落的故事

从无所闻。就是说，把基诺族与汉族的孔明挂钩，将孔明作为基诺族的祖先和统帅，甚至用

汉语“丢落”二字作为基诺族族称之说，并未被基诺族所接受。

基诺族也有本民族迁徙的传说。巴来寨的切木拉和白腊西曾这样谈到基诺族的迁徙：基

诺族原住勐海县的勐遮，这里地势平坦，物产丰富，生活过得很好；之后因为其它民族来

打，失败后离开勐遮，最后来到基诺山洛特寨附近的杰主山梁上定居下来。而巴卡寨的阿四

和巴亚寨 遮，以后迁到景洪县的小勐长老白腊约则说：老辈人讲基诺族最先住在勐海县的

养，这里都是平坝；住了两年迁到峨 年又跑到勐旺的柯连，在柯山的没切竜，在这里住了

连住了 年之后，大部分基诺族又搬 年至今到基诺山，少部分仍然留在柯连。总之，从

年的调查结果说明，基诺族有自己的迁徙传说，其最初的发源地就在西双版纳境内，并非

在遥远的西北；个别长者说其祖先曾由西双版纳迁徙到峨山的没切竜，但他们最终还是回到

基诺山。

“山地换田”、“马鹿换马”的传说也在基诺族中流传。据说过去基诺族曾在小勐养种

水田，傣族在山上种旱地，傣族说山上的谷子好，又密又高，一片金黄，愿与基诺族交换。基

诺族人上树一看，果然如此，于是便表示同意。从此他们就离开平坝而搬上山区，也就因此

而失去了水田。又说：以前傣族没有马，他们骑着驯养好的马鹿到基诺山说：马鹿跑得快，

而且角多，可以挂东西，如果愿意可以用基诺的马换其马鹿，基诺族认为有理，于是用自己

的马换了傣族的马鹿。结果马没有了，马鹿也跑了。类似有关迁徙和与他民族关系的传说，

可能反映了一种愿望，或对于召片领的长期封建统治进行抵制的折光影象，并不一定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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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但类似事例也表明，基诺族的迁徙都在基诺山附近，他们在迁徙中可能有过在坝区生

活的经历，但最终仍定居在基诺山。

既然基诺族即孔明丢落的人的汉文记载并非史实，基诺族中流传的祖居坝区的传说也不

一定是历史事实，那么，基诺族族源到底来于何处呢？经过多年的考察，解决这一问题的基

本史实还是基诺族的口碑和习俗。

可证明基诺族族源的一个重要材料，是基诺族的创世纪。基诺族的创世纪与族源有着密

切关系。有关传说分歧颇多，兹就较为完整的两个概述于下。

创世 母纪之一，是《造地的母亲》。传说造地的母亲叫小北阿嫫。按基诺语，阿嫫

亲，小 地；北 造，直译即为造地的母亲。造地的母亲在吉座等村寨称为小北阿嫫，

而在巴亚等寨又称为“阿嫫小北”，称谓小有变动，但其意思相同。

传说造地的母亲顶天立地，力大无穷，世上的山川海洋、动物植物是她创造的，

各个不同民族的地域分野和文化生活特点是在她的指导下区分的；但她最终却在无休

止的创世运动中不幸遇难，小北阿嫫在挑土创造澜沧江边的大山时。因扁担着肩处被人

按上了利刃，行到基诺山西边的小勐养时扁担突然折断，筐里的土倒出后形成乳房式

山峰，故今日基诺族仍称小勐养的这个平地山峰为“俄 造地母亲用节 造阿 山鲁”

生土倒下的山峁。小北阿嫫挑断的扁担飞出数十里外，形成景洪附近澜沧江中的长

岛；利刃切断她的肩部动脉后血流如注，一直喷到数十里外的基诺山巴卡寨，因而巴

卡寨的基诺族面容比别处红润美丽，这乃是在小北阿嫫的血液浸润过的土地上生长的

缘故。

总而言之，大地的创造者是母亲，人类的创造者也是母亲，基诺族居住在基诺山是造地

的母亲分定的，基诺族居住的竹楼是根据造地母亲的指示建造的。这创造万物的母亲又是在

基诺山附近遇难。这个独具特色的创世纪，既反映了原始人类的历史特点 母亲居于中

心地位，也说明基诺族的祖先可能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就开始定居在基诺山了。

基诺族的创世纪之二，是洪水故事和兄妹成婚的传说。

传说古代白天出七个太阳，夜里出七个月亮，七天七夜后植物被晒死，火焰升腾

变成乌云，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淹没了大地与人类。世上只有玛黑、玛纽兄妹得到造

物主的指点，抱着一对公母鸡躲进蒙着牛皮的大鼓内而幸免于难。二人在鼓内随波逐

流漂了七天七夜，公鸡叫了，水退时大鼓滞留在基诺山“杰主”的制高点苏毛普它山

峰。为了繁衍人类，兄要求与妹结婚，玛纽以亲兄妹不能结婚为由加以拒绝，但玛黑

终于设法与妹结婚。兄妹成婚后为了生计去求教小北阿嫫，造地的母亲赠以三粒葫芦

籽，种下后只有一棵破土而出，七天后这棵葫芦秧就爬过了七条山梁和七条河。葫芦

秧结的三个小葫芦只长成一个，但这个葫芦长得飞快，一天一个样，成熟后有房子那么

大，里边还有人说话。根据小北阿嫫的指点，玛黑、玛纽用火锥子烙开了葫芦，基诺

便与布朗、哈尼、汉、傣等族依次而出，最后各族又在小北阿嫫的指教下学会了生

产、生活技能，各自找到了乐土。又说在用火锥子捅葫芦时，头三次里边都有人惊叫

老祖母尔不要捅，最后是一个阿妣尔 大声说：“不要怕，朝我这边捅！”因此第

四次才把葫芦捅开，老祖母尔也就为了人类的出世献了身。

这古老的创世纪在世代相传中虽经不断加工，但仍可隐约反映血缘婚的史影，而



第 7 页

洪水的传说则可能印证人类早期与大自然斗争的艰巨历程。基诺族的创世纪中，有关

人类的发祥地不是在遥远的地方，而就在基诺山中的一个制高点 苏毛普它山峰；

而且不仅基诺族在基诺山发祥，汉、傣、哈尼、布朗等民族也都在基诺山发祥，他们

都是同时出世的兄弟。这也应是基诺族形成或发祥地就在基诺山的例证。

作为基诺族源于基诺山的例证之二，是基诺族送魂路线的特点。正象许多民族都有为死

者送魂的仪式一样，基诺族人死后的灵魂也要由巫师开路送往故乡。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

的灵魂归宿地并非在千里迢迢外的他乡，而是在基诺山附近。以巴亚寨为死者送魂所经的路

线为例，巫师念到的主要地名是这样：①出巴亚寨龙把门 ②打猎敲竹筒处 ③三岔路

口 ④红墙壕沟处 ⑤两个大石处 走路时地 “马乃牙鲁（”洗下下咚咚响处

身的山泉处） 分配猎获大动物处 敲空树有声响 箐头打扎栏处 人处

与人常碰见的岔路口 分水岭 怕车 歇脚休息处树中间夹路 杰主归口

窑址 食人者被烧死处（此地不能休息要放祛 杰主山顶邪的“达留”震慑）

杰主街子 晋见杰主的祖先官员住地 大水塘处 星宿落处 驮牛与马

帮夜宿岔路处 石头有马脚迹处 洛特寨 小黑江渡口 马耳草灌木林

马旺寨 曼托寨 米北巴贝（鬼相爱处） 白岩夹界处 婴儿葬处

鬼砍 鬼恋爱处柴处 鬼寨汲水处 生杰左米即基诺祖先的居住地。这

个送魂路线明确告诉人们，基诺族世代相传的祖先灵魂的归宿处，就在基诺山附近，巴亚寨

送魂路线的全部里程也不超过一百公里。而云南彝语支的一些民族为死者送魂的路线，要越

过金沙江直到千里迢迢的西北方，说明其祖先源于祖国的西北方，西北是其发祥地。送魂

路线应是其祖先的迁徙图。而基诺族送魂路线如同其创世纪传说一样，其祖先的居住地

即死者的归宿地就在基诺山附近，这不能不是基诺族发祥地就在基诺山附近的一个例

证。

（三）族称

关于基诺族族称的含义，解释不一。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和明确的，无论是基诺族同志，

还是有关研究人员，都不认为基诺族是因孔明南征中被“丢落”的战士而得名，因为在基诺

语中，“基诺”并无“丢弃”之意。既然如此，基诺族也不是叭比沙怒丢落的随从。

汉文记载中的“三撮毛”，是根据其发式而任意命名，有一定歧视性，且并未流传。而

流行的是称基诺为“攸乐”，这是对基诺族自称的音译，并无歧视之意。

傣族土司称基诺为“卡洛”，按傣 应是取自基诺自语：卡 野蛮或粗野之意，洛

称的后一音节，可见这是具有一定歧视性的称谓。但傣族人民仍根据基诺自称称之。

在民族识别时，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伍精忠等同志认为，基诺族的名称可以引申为原

始森林山梁后边村居的民族。其根据是：基诺山又称基诺洛克，即基诺人居住的布满原始森

林的山区。而基诺是民族自称，此解并未对基诺自称本身进行解释。

有的基诺族朋友认为，“诺”即后边出来之意，据创世纪中洪水过后兄妹成婚种葫芦，

在大葫芦中产生了人类，基诺最后离开葫芦，就是基诺的“诺”的来由。但多数长者不同意

此说，因为基诺最后离开葫芦只是传说之一，同时还有基诺首先从葫芦里跳出的传说，这种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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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不能为基诺人的传统观念所接受。有的曾将基诺族的“基”解释为“挤”，其理由是过年

或上新房的歌舞中，人与人之间是挤在一起的，但这一解释也不符合人们的传统观念，它也

难与第二个“诺”字贯通解释，未被基诺族长者和干部所接受。

为了比较准确地解释基诺族自称的含义，曾召开包括基诺山各主要村社长老和有关干部

参加的座谈会，经过反复讨 后边，即论，大家一致同意的解释是这样：基 舅舅；诺

跟随在舅舅后边，加以引申即为尊崇舅舅的民族。人们所以同意这一解释，是因为基诺族有

尊崇舅舅之俗，而且至今亦然，有关实例颇多，如：

舅舅是外甥的传统保护人。外甥女出嫁，新郎要向新娘舅舅交一定数量的“接人

费”，而舅舅则为外甥女未来的命运负责。外甥女出嫁时，舅舅赠送竹凳；到新郎家时，首

先要坐在此竹凳上，将来分娩之后也要首先坐在此凳上。外甥幼年丧父要由舅舅抚养。

如外甥是非婚生子，则与舅舅连名，由舅舅抚养。

有外甥生病要吃舅舅口中嚼过的饭或吃舅舅唾沫的习俗。传统认为外甥与舅舅的关

系不仅亲密而且特殊，必须十分尊敬舅舅，外甥得病只要吃下舅舅嚼过的三口饭，或三口唾

沫，即可痊愈。还有吃饭前向舅舅讨一口饭吃之俗，一般是舅舅主动给外甥一口饭，如舅舅

忘记，外甥可向舅舅讨第一口饭吃，据说这可免病。

在隆重的村社性上新房仪式上，舅舅的地位十分崇高，新房主人要亲自去“请舅

舅”，在札果寨要去请九次。在巫师和新房主人的祭词中又有“阿居 即舅舅饶小阿布”

是养活孩子的父亲，或舅舅胜过父亲。足见舅舅与外甥关系之密切，及舅舅在社会上的传统

地位是何等重要。

舅舅对外甥的抚育，包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外甥女结婚，舅舅要送许多礼

物，有的不亚于其父母，所送礼物要当众宣布。而外甥结婚时，要赠送给舅舅传统的祭神的

礼物 “牛者”，节日和猎获野兽时，通常都请舅舅聚会。

外甥夭折或早逝，舅舅一年内不戴耳饰、不包头帕、不唱歌。舅舅去世，外甥也是这

样做。舅舅与外甥之间的礼仪，与父母相同。

正因为基诺族有崇敬舅舅之俗，且有许多具体的实例，所以无论基诺族长者、干部和青

年，一致认为基诺族的涵义是崇敬舅舅的民族。

二、历史发展的考察

（一）中央政权和车里土司对基诺族的统治

清朝对基诺族的统治和影响

根据基诺族创世纪，人类起源时他们就是与汉人共同出世的，说明在基诺族世代相传的

蒙胧记忆中，自古就与汉族发生了交往。但基诺族所在的西双版纳归属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

时间，是在元代，元代开始在此设立彻里路，委任傣族土官进行统治。明代又改置为车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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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司，封建土司的统治一直相沿至清代。历代封建王朝所以没有对西双版纳进行直接统治，

地处热带 恶性疟疾流行等客观条件，使封建官僚视为畏途，是一个重要的原和“烟瘴”

因。但在清代，鄂尔泰为云贵总督时，也曾对西双版纳大力开拓，其中一个重大的措施是在

年）设立了普洱府和攸雍正七年（公元 乐同知。据道光《云南通志》卷 记载：

“雍正七年裁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及橄榄坝江内六版纳地设普洱

府。又设同知，分驻攸乐。通判分驻思茅。其江外六版纳仍属宣慰司，岁纳粮银于攸

乐。”

这就是说，清代曾打破了明代流官统治权仅及元江的界限。新设的普洱府的流官统治区

已包括车里宣慰司江北的六个版纳，即车里土司的江北六版纳地被改土归流。就在这个过程

中，普洱便成为滇南的一大重镇。需要指出的是，清朝的大力开拓，不仅是政治统治的需

要，而且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自明代以后，“名重天下”的普洱茶便远销各地，因而大批

汉族人民和商人进入包括基诺山在内的六大茶山种茶，清朝宫廷也把普洱茶作为“进贡”的

珍品。这一切，都是促成清政府对澜沧江以北直接统治的经济原因。正因为如此，雍正七年

清朝政府在今基诺山的司土寨设立“攸乐同知”，当时的西双版纳车里宣慰司的土司竟每年

要向设在 武备志《总督鄂尔泰请原设普洱流攸乐的同知纳银纳粮。道光《云南通志》卷

官营制疏》载：

“思茅接壤茶山，系车茶咽喉之地，请将普洱原设通判移驻思茅，职任捕盗，经

营思茅六茶地方事务。从前贩茶奸商重债剥民，各山垄断，以致夷民情急操戈。查六

茶山产茶每年约六七千驮，即于适中之地设立总店买卖交易，不许客人上山，永可杜

绝衅端。客商买茶每驮约纳茶税银三两，令通判管理，试行一年之后征税若干，定额

报部。再，臣等原议橄榄坝拟设知州一员，今查橄榄坝本地烟瘴，实甚未便驻兵，紧

接橄榄坝之攸乐地方，以高瞰下，最为扼要，亦且凉爽，现拟于攸乐设游击一员，驻

扎防范，文职设同知一员，与之同城，分理地方事务，并管各版纳盐井，督煎办课，

亦俟试行一年之后，征课若干，定额报部。设盐课司大使二员，一驻猛乌，兼管乌得

盐井，一驻整董，兼管磨者盐井。同知、通判、经历司、盐大使等员俱隶普洱府。

右营游击一员，带千总一员，把营二员，马步兵丁五百名驻扎攸乐，与同知同城。”

由云贵总督鄂尔泰报雍正皇帝的这一奏摺中可知，清朝封疆大吏在攸乐设官驻兵的目

的，不止是为了统治基诺山，而是为了经营普洱茶产地的六大茶山，同时也可在澜沧江内改

土归流的六版纳进行直接统治。原先普洱府同知的驻地拟设在橄榄坝，只因官兵不耐“烟

瘴”，才改设到凉爽的居高临下的攸乐地方的。当时与攸乐同知同城的，还有带领五百马步

兵丁的游击一员，以及盐大使、经历司等官员。

据道光《云南通志》卷 ，地理志二疆域下，攸乐同知的疆域是：

攸乐同知东至南掌国（老挝）界七百五十五里，西至孟琏界六百里，南至车里

界九十五里，北至思茅界四百四十二里，东西距一千三百五十五里，南北距五百三十

七里。”

由此可见，攸乐同知管辖的范围是相当广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攸乐城建成不久，到了

雍正十三年（ 年），经过云南大吏的一再斟酌，最后得到朝廷批准，又将攸乐同知裁

去，驻军也撤离基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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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贵总督尹继善在《筹办普思元新善后事宜疏》中，是这样陈述裁撤攸乐同知的原由

的：

“查攸乐为普镇右营，孤悬瘴地，僻处万山，水泉微细，食用艰难，兵丁多系单

身最易逃走，人人视为畏途，更难招募。自攸乐至思茅相距甚远，在深山险箐，圹汛

兵孤，势难存立，一遇有事，声气隔绝，思普之兵不能及时应援。即太平无事，烟瘴

甚盛，水土恶劣，兵丁多致伤损，其存活者亦皆疾病缠绵，筋力疲弱，难以弹压地

方。臣在京时荷蒙⋯⋯大学士鄂尔泰悉心商酌，⋯⋯即以攸乐营基未妥，嘱臣细查形

势，与抚提诸臣四斟酌，攸乐一营必须改移，虽前经同知郭纶议详改建于攸乐箐口，

已据报完城工五分，旋遭兵火，究之与攸乐相去不远，烟瘴亦盛，终非长策。查思茅

地方高爽， 宜将攸乐一营撤归思茅，将右营游击移驻统领，并将攸乐同知亦移驻

思茅与游击同城，改为思茅同知，换给关防，将思茅通判一缺裁汰。⋯⋯其攸乐茶山

一带总属同知管辖，钱粮俱隶征收。”

从清朝边疆大吏关于裁撤攸乐同知的奏章可知，其原因主要是“烟瘴甚盛”，驻军和行

政官吏无法坚持。此后直到清末，中央王朝在滇南的重镇只有普洱府，思茅只是府属下的一

个厅，往南则连县一级的流官也没有设置。可以想见，如果清朝设在基诺山的攸乐同知长期

统治下去，五百名马步兵丁长期驻扎下去，则基诺族的社会将绝不会在现代仍停滞于原始社

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虽然清朝流官和驻军的统治只有 年），但也六年（公元

对基诺族的历史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攸乐城作为一个古迹，其城门城垣以及砖窑、水井等等，至今仍残存在司土老寨。基诺族

还在口碑相传中记下了筑城时的苦难经历。据亚诺（旧称龙帕）寨长老约孜、保子、沙腰等记

忆的口耳相传的传说：修城时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被调去服役，为了用河边的大石作城基，

人们竟排了几里路的长龙，把大石从山下河边一直传递到山上的司土寨。但城建好后，汉官

欺骗说：“哪个能跳进城是好汉子，要赏白银。”好强的亚诺寨青年不知其诡计，一一跳进

了城，结果都被杀死，只有不满十五岁的叶巧、叶卜鲁两兄弟未跳，他们就成了亚诺寨仅

存的两个接近成年的男子。类似传说不一定全是事实，但从中多少可以看到清朝统治者对基

诺族压迫奴役的史影。传说清朝统治者在统治基诺山之初，就在基诺族中培养了自己的代理

人，修城时也要有基诺族的小官吏监工，人们称之为“新官少漂”。此人不顾民族生存，为

封建统治者压榨剥削卖力，他不仅是修司土城的监工，而且是阴谋杀害亚诺寨青年的帮凶。

这个民族败类最后被司土寨人民打死。

云贵总督尹继善的奏章中还说明，同时任攸乐同知的郭纶早已发现攸乐城地势不宜建

城，并在上报后改在攸乐箐口修建了另一座城，但只建了一半便遭兵火，随着攸乐同知的被

裁撤，攸乐箐口城也就作罢。据考察，这个攸乐箐口城应在今基诺山的巴破寨， 年考察

时本人亦曾见其旧址，包括水井、砖窑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攸乐同知裁撤后，清朝官府并非对地势险要的攸乐山撒手不管，而是精

心安排了善后事宜的。鄂尔泰之后的云贵总督尹继善在其《筹办普思元新善后事宜疏》奏文

中曾这样安排：

“攸乐汛营既撤，其三十六寨需人管约，据宣慰司刀绍文及各土弁公保叭竜槓管

理。”



第 11 页

这一奏文得到批准后，在道光《云南通志》卷 中又有关于攸乐土目的记载：

“思茅厅攸乐土目：〔案册〕管村寨三十二。东至蛮海（今之巴来）一百二十里，

南至思通（今之司土）六十里，西至蛮撇（今之巴破）三十里，北至孙牛（今之少

年）裁撤，普安营汛兵公举叭竜横管理附近村寨纽）四十里。雍正十年（ ，传至

刀直乃，乾隆 年）袭。”四十五年（

这里记载的四至及村寨名称，仍与今天的状况大体一致。尽管它没有将基诺族三十二寨

二百多年前清军的名字一一列出，但却留下一个明确的数字 撤离时基诺族已有三十二个

村寨。从村寨数目讲比今天也少不了多少，正因为如此，清朝才在基诺族中委任了土目。很

有意思的是，基诺族土目不仅得到清朝驻军的“公举”，而且得到傣族车里宣慰刀绍文及其

土兵们的“公保”。说明清朝直接统治时确实在基诺族中找到了较为可靠的代理人，最后竟

任命他作为超出各血缘氏族和胞族之上的地域性的行政首长 土目。而且这个基诺族土目

也确实发挥过作用，至少是在叭竜横传给其后代刀直乃的四十余年间，基诺族的土目曾经代

表清朝设在民族地区的基层政权，实行了对基诺族的统治。这位基诺族土目已是封建皇朝委

任的高居于基诺族人民之上的统治者，而不是原始社会的人民公仆了。

二百多年前的基诺族土目居于何地呢？从记载看，他并非在攸 司乐城所在的“思通”

土寨。在今天的巴破寨，也有一个城址，看来这可能是雍正七年任命的攸乐同知郭纶改建

的攸乐箐口城。这里位居山间的 口，为思茅至司土寨的攸乐城再至橄榄坝的必经之地，西

至小勐养，西南至车里也颇方便。在封建王朝时代，只有报经朝廷才能在此修城，只因建了

一半就遭到兵火，之后就被裁撤了。在巴破寨有一个可资了解该城历史背景的传说。据说巴

破寨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知名人物 白腊切，他曾娶了七个老婆，其中一妻是傣族姑娘。

他在世时地位显赫，他家砍柴、挑水、做饭、做菜是由札果、扎吕二寨服役，盖房用的草排

和竹笆也有固定的村寨贡献，甚至整个后半山各村寨都要向他纳贡服役。据说巴破寨砖城的

建造与白腊切有关。在攸乐同知郭纶建城时，巴破寨的白腊切可能有所贡献，郭纶在裁撤攸

乐同知改其为思茅同知进驻思茅前上奏任命其为攸乐土目，之后这一清朝官兵留下的城池就

为攸乐土目白腊切所据。这个被清朝政府任命的攸乐土目叭竜横，是由傣族土司土弁“公

保”的，他实际上也是傣族土司在基诺族中任命的地方基层官员，直至五六十年前傣族土司

也还曾在巴破寨任命了金伞大叭，还有“巴破召怀”之说。总之，从基诺族传说中也可以看

到，中央王朝在基诺山的统治及其委任土目，确曾给基诺族增添过新的封建因素。砖石的城

堡，纳贡服役，绝非基诺族所固有的政治体制，而是外族封建统治的结果。所以攸乐土目在

清朝政府驻军撤离之后，虽然仍存在了数十年，但终于被原始社会农村公社的汪洋大海所吞

没。

得“烟瘴”的清朝官、军离开了攸乐城，但从内地到边疆种耐不 茶为生的汉族劳动人民

和以加工、贩运茶叶牟利的商人，却并未离开茶山，而是逐渐在边疆定居下来。据道光《云

记载南通志》卷 ：

“茶〔檀萃：《滇海虞衡志》〕：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谓六大茶山：一日

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慢耑，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

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

光绪《普洱府志》卷八讲到六大茶山的居民时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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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方杂处，仰食茶山。”“汉民皆非土著，系由临安、建水、新兴、石屏暨川

广流寓入籍，耕读贸易，习以为常。”

由此可见，居住在六大茶山的数十万汉族客商和劳动者，已在这里站稳脚跟，他们在以

采茶为主业的同时，又开垦水田，建立了内地汉族式社会。既然可以“耕读贸易”，说明这

里已开办了学校，正如六大茶山中心孔明山中的普陀岩上建造了观音庙，奉行内地式宗教信

仰一样。

据一些长者记忆，百余年前的巴破寨曾有一个茶叶加工场，可以制作“茶膏”。巴卡寨

的阿四还从祖辈的传说中得知，过去巴卡寨有一个脚踏手拉的织布作坊，开办作坊的汉人以

主人的姿态出现，规定各村寨缴纳茶叶的数量。有一个作坊主刘三爷在巴卡寨开了个织布作

坊，还开设了石灰窑、铁匠作坊。这些先进的技术对基诺族的社会发展本应有些好影响，可

是刘三爷剥削成性，对基诺族又十分残暴，他给基诺族织布工定了从早到晚拼命干才能完成

的定额，完不成定额就打屁股，以致许多妇女都深受皮肉之苦。当时，刘三爷的作坊里不仅

有基诺族，还有汉族劳动者，汉族人民也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结果，一个叫卢三关公的汉族

工人与基诺族人民串连好，在一个晚上把作恶多端的刘三爷杀了。此后，织布作坊、石灰

窑、铁匠作坊，也随之被废弃。这说明，早在一百多年前，基诺族人民就和汉族人民一起，

反对过共同的压迫者。

大概汉族茶商和作坊主在基诺山兴隆时，曾有一些汉族劳动人民定居在这里，开辟了一

些水田，后来，又随着作坊的衰落而荒废。从其中生出直径约一米的大树看，这些水田已荒

芜了约百余年。不过，尽管汉族商人和作坊主最后被基诺族赶出基诺山，而汉族劳动人民特

别是一些手工匠人却与基诺族人民团结互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巴亚寨长老回忆，他们

的第四代祖巴保姐时，就从汉族那里学会了打铁，至今已传了十代人，约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了。据说八九十年前在基诺山落户的景东县的“老李”的事迹，许多老人还能津津乐道。据

说这位李师傅定居茄玛寨后，教会了此寨和附近村寨好几个铁匠打锄头、斧子和镰刀，又最

早教会了基诺族铁匠打火药枪，这位老李还讨了个茄玛姑娘，融合在基诺族之中。巴卡寨有

个银匠师傅程言进，巴来寨有个铜匠师傅李通金，是八九十年前从思茅来的汉族工匠。还有

个内地木匠赵师傅，他带来解板的大锯，在巴卡寨制作板凳、桌子和牛马鞍子；这几个银、

铜、木匠也都教会了基诺族人民做银饰、铜饰和木器，并与基诺族姑娘结婚，最后融合在基

诺族中。

傣族土司统治基诺山的深远影响

清朝对基诺山的直接统治开始于雍正七年（ 年），至雍正十三年裁罢攸乐同知，

直接统治不过六年，之后任命攸乐土目，用基诺族头人作代理人，见于记载的只世袭了两

代共四十余年，时间都不太长。但清朝任命的傣族车里宣慰司对基诺族的统治时间却相当

长，影响也颇为深远。根据基诺族创世纪，傣族也是与基诺族同时出世的。不仅如此，在基

诺族祖先结束了原始游徙生活定居在杰主时，傣族统治者就与他们发生了交往。据说正是傣

族统治者怕基诺族强盛，才把基诺族祖先从杰主赶走的。说明基诺族与车里土司的交往由来

已久。如前述攸乐同知撤离后，车里宣慰司刀绍文推荐的攸乐土目叭竜横，实际上早已是傣

族土司在基诺山任命的基层头目，因为傣语中的叭竜横，即汉语的大叭横，横是人名，大叭

是相当于乡级的基层行政官职。傣族土司不仅在基诺山任命了“叭竜”级大头目，还任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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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鮓”、“先”诸级基层小头目，至少在二百多年前，傣族土司就按照傣区村社的

政权形式在基诺族中任命了统治者。汉文记述的第一个攸乐头目“叭竜横”，原是傣族土司

村长之上的基层官职，但此人的世袭者任命的大叭 刀直乃继任土目时，竟以傣族贵族的

刀氏为姓，说明基诺土目受傣族封建制的影响已相当深。很可能，巴破寨那个娶了七个老婆

中有一个傣族姑娘的基诺族头目，即与此影响有关。

傣族土司为了实现对基诺族的统治，曾经煞费苦心。如车里宣慰司家内有一个古老的习

俗，就 干爹（至今仍是司土寨基诺族最老的氏族长是称司土寨的基诺族长老为“波力”

老的名称）。每当车里宣慰司举行上新房仪式时，“波力”必须穿上拖着长尾的服饰，手执

大刀，在车里土司之前首先登楼，届时车里土司必须拽着基诺族干爹 “波力”身后的长

尾衣，尾随而上。更值得注意的是，“召片领”身为西双版纳的最高统治者，但在上新房时

于大梁上供奉的被视为祖先的小神殿 “合欢”中，仅只是装着基诺族干爹送他的一套基

诺族衣服。这就是说，傣族土司根据古老的传统祭式，是把基诺族作为祖先祭奉的。作为西

双版纳至高无上的土司以司土寨基诺族长老为干爹，并在上新房时的祖先小神殿里置基诺衣

作为象征，必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

车里土司与司土寨姑娘结婚一事早已成为傣族歌手歌颂的故事，情节起伏动人，大意

能变十是：基诺族司土寨有一位姑娘叫“西双漂” 二色的美女，车里土司的求婚者两次

求婚均遭拒绝 美女变成丑妇使求婚者失望而归，但车里土司第三次派了精明干练者探得

美女的奥秘 美女头上戴有可以变幻的三尾螺，终于求得美女而归。最后，由于“西双

漂”遭到土司前妻的迫害而返回到自己的故乡。又说“西双漂”临别时带着与“召片领”婚

司土寨后所生的儿子回乡，召片领让此子寄养在舅舅 长老的家，恰好召片领绝嗣，此子

便被请回，登上“召片领”的宝座。不过，基诺族传说却与傣族歌手的唱词不同，他们说，

“西双漂”不是司土寨的人，而是巴破寨的人，其舅家又在普西（帕尼）寨。基诺族流传着

的类似故事还说，这位巴破美女的最终结局是并未回家，而是遁入戛里果箐的山泉中成为人

南勒（们敬仰的女神 傣语，公主之意）。

有关车里土司与基诺美女结婚之事，亦见于傣文史籍，如李拂一著 年《泐史》

版）谈到第八代宣慰使刀坎的史迹中就有如下文字：

“其先，有一老族女子，得一宝曰：三尾螺，怀往景兰市场，适刀坎往游于市，

见老族女子，非常中意，遂娶为后，喜极。久之，后犹无所出，乃谓刀坎曰：‘我

主，大概因吾父母山居之故，致不有子。拟请制一摇篮，全部包以黄金，交干爹往招

子魂。 祈子，’刀坎依嘱即制一摇篮，并全部包以黄金，交其携至岳父母所在之蛮

无何，后果生一子，丽极，因名曰刀暹答。一日，后偶至阳台，出三尾螺，忽失手坠

楼下，适有一花颜猪走过，竟将三尾螺吞食之，自此刀坎对后遂觉厌恶，将她交往蛮

岳父母处安置，命村人善为照顾其子，种山地为生，免村人贡礼杂差等，但不许出

山，至 答，作王刀暹答年有五岁时，其父方带回一同居住。刀坎共有三子，长子刀

储，次子刀公满，食采于那闷竜，公满弟彪斐法，食采于景兰那先。”

新近出版的《车里宣慰世系简史》，《版纳文史资料选辑》之一（西双版纳州政协文史

委员会编），亦谈到此事，可与《泐史》相参正，其文如下：

“一天，有一攸乐（基诺）族姑娘，身带三尾螺到景洪城赶集，召坎勐见她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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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就娶她为婻丢维（即王妃）。召坎勐很喜欢她，但一直没有生子。为此事，婻

丢维对召坎勐说：‘按我们山区民族的规矩，要想生育儿女，必须用包金摇篮和背

巾，向祖宗求魂，就可以生育儿女。’召坎勐就照她说的做了，随后生了一子，取名

刀西拉罕。

有一天，婻丢维到阳台上晒太阳，拿出三尾螺来看，失手掉落阳台下，被母猪咬

坏，召坎勐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从此，召坎勐便厌弃婻丢维，于是就派人将她和儿子

一同送回娘家。召坎勐指派山寨供养其子，宣布免去全寨的贡赋、杂派。刀西拉罕长

到七岁时，被其父接回。”

这位基诺美女生的儿子后来当了第十代宣慰，明代记载其名为刀 答。《车里宣慰世系

简史》谈到其史事时说：

“刀暹答（刀西拉罕）于傣历七百五十三年（ 年）继父位为宣慰使，时年四

十岁，在位二十三年，卒于傣历七百七十五年（ 年），享年六十三岁。”

车里第九代宣慰刀坎（ 年）与基诺姑娘结婚生子，及其子刀西拉罕继任为第

十代宣慰使（ 年）一事，说明傣族土司与基诺族关系相当密切，早在清朝在基诺

山建城设官前三个多世纪就已确立了对基诺山的统治。第九代车里土司娶基诺女为王妃，其

所生子又成为第十代车里宣慰使一事，应与车里土司称司土寨基诺族长老为干爹，并在上新

房时的小神殿中置基诺衣，视基诺族为祖先，有一定渊源关系。既然可以对基诺山征收赋税，

当然会在基诺族中设立了基层政权并任命了头目。攸乐同知撤销时车里宣慰刀绍文所以可以

公举“叭竜横”，可能他本来就是土司在基诺山任命的头目。而土司之与基诺美女结婚，以

及其子继位为宣慰土司，说明六个世纪前的车里土司对山区民族尚不过分歧视，这本身也是

有利于团结山区民族的一种比较成功的事件。

许多长者还记得，傣族土司曾在基诺山任命了两个“金伞大叭”，一个是基诺族女祖米里

车里土司的几得所在的司土寨长老 干爹，另一个是女祖门普少得居住的巴破寨长老

车里土司通婚的寨子。五十多年前，这两个胞族的长老还要每年巡游所属的女儿、孙女寨一

次，届时大叭头上张盖着车里宣慰司赠的金伞，并带着象征权力的锁链、大刀、铓锣，鸣锣

开道，前呼后拥。他俩成了傣族土司的代理人。他俩还以祖寨长老的身份出现，出巡时又披

着血缘关系的外衣，是在对子女寨进行关照，所以，所到之处一般都受到热烈迎送，竭力款

待。正因为傣族任命的两个基诺族大叭一身二任，所以傣族土司利用基诺族血缘纽带设立的

两个大叭，才得以延续了二百多年。原先，傣族土司把前半山名之为“罗西”（实为作为地

方负担单位的火西），而后半山则名之为“领囡”，即召片领统治下的一个低下等级名称。

久 “罗西”、“领囡”，自而久之，基诺族最后竟接受了象征傣族封建统治的两个名称

己古老的胞族名称反而很少提到了。作为召片领在基诺山基诺族中任命的村社基层政权的

叭、鮓、先，在傣族土司任命前一般要经过村社长老头人乃至父系家长参加的村社会议推

举，其主要职能有以下两点：

一是为召片领催收门户款，提供劳役和贡纳。据老人回忆，清末每户向召片领纳门户银

五钱，贡物为上等棉花一斤（一说一寨二十二斤），有的村寨如巴亚寨一年四季有一人为召

片领服砍烧饭柴的劳役（三个月一班，按户轮流），等等。清代以前召片领对基诺族征收的

贡纳和门户银不重，但却也标志着召片领是高居基诺族之上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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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这些村社政权的头人要按照习惯法解决民刑诉讼案件，维护村社治安。基诺族民刑

案件很少，一般可按照习惯法处理，但杀人案要到召片领处判决。傣族土司解决人命案也颇

简单，人死在哪个村社就对哪个村社罚款，而且款罚得很重。所以，人们对此非常惧怕，有

的村社几代人也不曾发生过人命案。但叭、鮓、先也往往利用职权，任意曲解习惯法，随意

罚款。

基诺族村社反对金伞大叭的“勒切” 特权的统治仪式是意味深长的。金伞大叭以血

缘胞族长老来巡行子女寨时，各村要交门户钱，要杀猪、鸡热情招待。最令人难忍的是，金

伞大叭和随从们有奸淫所到村社妇女的特权。因此，有的村寨已婚妇女为了免遭奸污，就只

好出一个半开银币作为取代费，而姑娘们则逃到山间过夜。基诺族村社长老们更是对胞族长

老作为外族车里土司代理人的特权十分蔑视，在巴亚寨和巴卡寨，每当这些作威作福的特权

者走后，七个长老各出一个半开银币，布腊胞和末丕（两种巫师）各出两个半开，合买一只

猪，并由巫师在杀猪过程中念经诅咒，然后把杀猪的污水向金伞大叭所走的方向泼去，意即

把他们带来的污秽赶走。可见基诺族长老对这一年一度的统治象征，也是竭力抵制抗拒的。

（二）基诺族传统文化中反映的历史

血缘婚遗迹

基诺族长老们都说，他们祖先的最先定居地是在基诺山的杰主，其中有一块地方至今仍

叫“特巴特前” 基诺族共有的祖先的住牧地。传说最早居住在这里的是一个女祖先，她

生了七男七女，兄妹相互婚配，逐渐繁衍了人烟。事实上，这个地方曾是个居民点，近几年

来发现过不少石器。根据以上基诺族世代相传的七兄妹通婚的情况看，基诺族祖先定居杰主

时，可能还处在血缘公社时代。

据调查，直至本世纪 年代前，基诺族仍存在以下血缘婚遗俗。

其一，婚礼中的泼水仪式。本人曾多次参加基诺族的婚礼，其中有两次，其泼水仪式的方

法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次是在么卓寨，这里的泼水式是新娘在女伴和新郎陪同下行至村中

时，曾经与之恋爱或同居过的男子早已互相邀约，在竹筒内装满了污水（涮锅水等等之类），

乘新娘走过时即将竹筒中的污水泼撒在新娘身上，使新娘连同陪伴者和新郎的新衣潮湿污秽

不堪。另一次是在巴朵寨，其泼水式不在村中路上，而是在新郎家楼梯口的楼板上，即待新

娘在女伴和新郎陪同登楼梯时，站在楼梯口上的新娘的男伙伴即将装在竹筒内的污水朝着新

娘头上、身上倒去。据说，巴朵寨泼水式中竹筒内装的不尽是污水，有的已是清水了。对于

这一罕见的有关原始社会史料的奇异婚礼泼水式，我向基诺族朋友询问了原由。据说：这些手

持竹筒泼污水的男子，原是新娘亲密的伙伴，与之有一定感情，有的不仅有过恋爱史，而且

曾同居过，其中也自然包括了血缘氏族内的伙伴，而现在，她要到丈夫家生活，与伙伴分离

了。在这关键时刻，泼水既是对女伴忘记旧情的一种抗议或报复，也是以嬉戏的方式借此在

女友身心上打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在这泼水者的行列中，多是血缘氏族内的伙伴，基诺语称

为“巴什”，因为基诺族不少村寨仍允许血缘氏族内的恋爱和同居，只是禁止正式结婚而

已。这一婚礼上的泼水仪式可以从许多角度去研究，但在反映血缘婚到氏族外婚的过渡这一

点上，仍是比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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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不能成婚的同氏族的“巴什”恋人互赠誓死成双的信物。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

死后还有另一个世界。因此，如“巴什”生时因禁止氏族内婚不能完生时是一个世界 婚，那

就双方誓到死后的世界去成双，并且为此互赠信物。女赠男者一般是绣花手帕和长约丈余的

精美的刺绣花带，男赠女者一般是雕刻精美的口弦 竹制吹弹乐器和精心编制的烟盒等。

这些信物双方都要珍藏起来，此后结婚的夫妻即使发现了也不加干预。死后，即根据古俗行

事：男赠女的信物要放在女子独木棺的枕边，女赠男的手帕则用以覆盖死者的脸，丈余长的

花带要紧绕男子的独木棺，表示双方的爱情至死不渝，死后到另一个世界成婚。这一反映着

血缘婚向氏族外婚过渡的遗俗，在过年和上新房时唱的“巴什”中曾有具体描述，它不仅已

成为一种风俗，而且还变成了祖先鬼神的意志。

九条岔其三，在传统观念中，氏族内恋人死后有一个相互等待的圣地 路口。这一地

点，情歌、故事中提到它，隆重的宗教活动的祭词和送魂、招魂仪式中也提到它，所以，这

一死别的等待处就有许多动人的传说，为人们所神往，带有浓厚的传统和宗教的色彩。有关

这一圣地的具体内容和情节甚为丰富，从这一血缘婚残迹中，足可发现这种原始爱情的纯朴

炽烈。作者曾同几位基诺朋友到过此地，并聆听了一位朋友讲述其血缘氏族婚恋的经历。他

虽五十多岁，已在氏族外婚中子女成行，站在九条岔路口时他仍感慨万端，表示至今仍信守

誓言，死后将在这里等待血缘氏族内的初恋的姑娘。

其四，存在死后要与自幼相爱的“巴什”恋人“成双”的葬俗观念。在人们的传统观念

中，“巴什”恋人因禁止氏族内婚而在人间不能成家虽然遗憾终生，世人也表同情，但可以

告慰的是，他们死后仍可在另一世界 祖先“鬼魂”居住的地方去结婚。这种叶落归根式

的归宿不仅可以在“祖先鬼神”面前一显荣光，据说还可赢得世间的敬仰。也许正因为这一

血缘婚遗俗，基诺族的葬俗中既无夫妻合葬的事实，也无夫妻合葬的观念，死后即葬入氏族

或村社公墓。根据传统和宗教观念，这墓地也非久留之地，不久死者的“灵魂”就要迁居，

先到九条岔路口等待“巴什” 血缘婚恋人，然后再一同到祖先居住的鬼 杰左寨

米”，在死去的血缘氏族祖先居住地“安家成双”。这一反映血缘婚遗迹的葬俗观念和葬俗，

既古老而又奇异，深刻地说明了氏族外婚取代血缘婚过程中道路之艰难、曲折，新旧斗争体

现在传统习俗之各个方面。

其五，在亚诺（旧称龙帕）寨，还存在着借认干父的办法达到氏族内婚目的的习俗。凡

氏族内经过恋爱愿誓同终生的青年，要逾越过禁止氏族内婚的障碍而达到结婚目的，只需女

子备一定礼物拜认另一氏族的一个长 当地汉语叫干爹，便标志了该女子已成为者为父亲

干爹氏族的成员，因而习惯法即不再限制其事实上的氏族内婚。这种以改变表面名称的办法

来打破禁止氏族内婚的习惯法，从而达到氏族内婚目的的事例，不能不是氏族外婚取代血缘

婚过程中道路反复曲折的又一种表现。

其六，需要在此着重介绍的，是巴朵寨只有一个氏族，而且实行氏族内婚的实例。

巴朵寨一个氏族共居一寨，同一氏族隔代可以通婚的状况，是血缘家庭存在于基诺族的

重要实例 巴朵寨居于基诺山的腹地，是最古老的寨子之一，所以它在基诺族中的古老的全

称是“从女祖寨的瓜蒂上落下来的老祖母寨” 就是说，这个古寨的建寨人也是一个女老

祖。基诺族称巴朵为“阿查欧各老各作买纳阿妈”。这个远祖之后不知在巴朵传 多少代，

但这个血缘村落至今仍将氏族内最年长的妇女尊为“阿嫫” 全寨人之母，她在重大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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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里享有很高的地位。过去前半山十余村寨集体杀牛、杀猪祭祖时，祭肉中必有她特殊的

一份。由于汉族、傣族封建统治者的影响，近二百年来巴朵寨的父系氏族公社已经发生，为

了打破这古老的血缘村落的体制，外力曾对它施加了许多推动，如在前半山各寨的祭祀中，

也曾叫到巴朵寨卓生即第二个氏族长老的称号，但无人答应。据老人记忆，古时也曾请过一

家卓生，但是后代不蕃，所以 年代，这个村寨仍然只有一个血缘氏族，绝嗣。直到本世纪

而且仍不禁止血缘氏族的内婚制。在对其所能记忆的近四代的通婚关系的调查中发现，他们

有的已与外寨的别的氏族通婚，而且也发现了血缘近亲结婚人口不蕃的道理，所以亲兄弟姊

妹间的婚姻已经被排除，但一个氏族内的通婚仍没有被制止。结果，这里不仅存在着堂兄弟

姊妹间结婚的事例，而且还存在着超辈份的叔叔与侄女之间通婚的事例。为了见其来龙去

脉，特将 年代巴朵寨氏族内四代人 页）。通婚情况列出表（见第

这一世袭通婚表 年。调查于

从巴朵寨四五十年代四代人的通 年代只有一个氏族，他们婚情况可以看到，巴朵寨在

都是作为曾祖父的二个弟兄的后代。其中氏族内婚者共有以下十二对：

沙木拉（男）与表绕（女），叔叔与侄女结婚。

木拉者（男）与沙妞（女），姑姑与侄子结婚，中间相隔一代，木拉者已死 年。

此后沙妞又与远房叔父木拉子结婚。

册得（女）与少孜（男），堂兄妹结婚，祖父母是共同的。

者什（女）与切子（男），据调查亦为同寨血缘近亲通婚，辈份不详。

木拉者（男）与扫漂，堂兄妹结婚，同一祖父母。

表白与白什，姑姑与侄子结婚。

子漂（女）与博者（男），堂兄妹通婚，其祖父相同。

不拉杰与表什，叔叔与侄女结婚，距共祖以男方计相隔一代，以女方计相隔二代。

木拉几（女）与杰白（男），堂兄妹通婚

不拉也（女）与车白（男），堂兄妹结婚。

白不勒（男）与所则（女），堂兄妹结婚。

者小与博什，堂兄妹结婚。

这里的例 ，沙妞（女）先与同一祖父母之侄子结婚，后又与远房叔父结婚，只称为一

例，如称为二例，则为十三对。巴朵寨历来人口不蕃，据说最繁盛时全寨也只有十三户人，

平均四代人间每户至少有一个血缘近亲通婚者。这一事实，无疑是血缘亲族通婚的确切实

例，只是由于它已受到外力的影响而失去其原生的风貌，不能成其为血缘亲族婚姻形态的典

型罢了。既然在外族封建统治的强大压力和附近相继进入父系时代的基诺族村落的影响下，

巴朵寨仍没有禁止血缘氏族内的婚姻，那么，可以想见，在最早的那位率领着自己的女儿和

孙女来建寨的女祖先，即使是两合外婚的原始氏族，但仍是一个血缘制亲族，曾存在过血缘

制婚姻，也就没有多少疑义了。这本身还说明血缘亲族制不仅在基诺族历史上存在过，而且

曾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消失过程是经历过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的。

母系制史迹

从历史口碑和风俗习惯中，仍可在 年代前的基诺族社会中看到许多母系制遗迹，其主

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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